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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氏泥塑：
从家族传承到地域叙事

童氏泥塑：
从家族传承到地域叙事

白峰小门的徐家大院
旁，我的工作室里通常静得
只剩两种声音：窗外一阵一
阵的风声，和指甲刮过泥面
的细响。

案头那尊人像已立了
三天，眉眼都成了，只差一
双眼睛。泥塑这一行，眼睛
是最后才肯下手的地方
——早一分，泥还软，一按
就塌；晚一分，泥已硬，一碰
就裂。

我捏起一片竹片，蘸了
水，从小眼角往里抹。那道
纹路不过半粒米宽，深一点
是愁苦，浅一点便成了茫
然。手要极轻、极缓，气也
得屏住，指腹下的紫砂泥细
得像刚化开的脂，凉而柔。
竹片走完那一寸，我退后半
步再看，泥人仿佛抬起头
来，与我对视。

就是这一寸，我从六七
岁那坨湿泥，一直走到了
今天。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的泥塑作品以人物居
多，所以眼睛是我创作实
践中最费心、最花力气的
地方；用力不当，刚塑出的
眼神便会走了样。在这样
的境地里，我是在与泥土
对话、传神，与作品也变得
心有灵犀……

我是童科明，北仑区白
峰街道门浦村人，童氏泥塑
第五代传人，也是一个与泥
土打交道的手艺人。泥塑
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间
艺术，以紫砂泥、陶泥等为
主要原料，由艺人手工捏塑
出各种人物、动植物或其他
器物。

我自幼跟随父亲童领
友学艺，在泥土的芬芳中浸
润多年。我不囿于古法，而
是在传承中寻求突破，对人
物造型的解剖结构与上色
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良，童氏
泥塑褪去了传统工艺的燥
气，呈现出一种如玉般温
润、历久弥新的哑光质感。
我又将北仑特有的地域风
情巧妙融入创作，让原本静
止的泥人拥有了浓郁的地
域灵魂与生动的情景叙事，
成为记录北仑变迁、诉说岁
月故事的鲜活史料。

童氏泥塑，在穿山半岛这片土地上，经过几代人
的传承创新，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样子。

我的泥塑手艺，是家传的。从我太太公、太公、爷
爷那几辈起，这门手艺就在童家扎了根。爷爷擅长石
雕佛像，也精通传统泥塑，他把这份对泥土的热爱和
技艺，传给了我的父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辈生
活十分艰辛，单靠捏泥人、做造像，收入时有时无，根
本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为了生计，父亲不得不另寻门
路，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门老手艺。只要一有空
闲，他就会拿出泥巴，琢磨造像的门道，也手把手地教
我。或许真是骨子里带着家族的基因，我从小就对画
画、捏泥巴、做雕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别的孩子在
外面疯跑，我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对着泥巴捏
上半天。父亲常说，手艺不能丢，这是咱童家的根。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和泥塑的缘分，还得从我六七岁时说起。那时
候，村里的路都是泥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偶尔有一
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那声音、那模样，在我
眼里新奇极了。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回家后就跑到稻
田边，挖了一坨湿泥，凭着脑子里那点模糊的印象，开
始捏。那台“手扶拖拉机”当然捏得歪歪扭扭，连我自
己都认不出是个啥，但那种把心里的想法通过双手变
成有形状的实物的快乐，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
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辈子，大概是要和泥巴

“纠缠”不清了。

融汇地域风情的色彩与匠心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慢慢掌握了泥塑的基本功。
但我心里总想着，老手艺也得有新变化。童氏泥塑和
其他流派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我特别喜欢用
明艳的色调，红要红得热烈，绿要绿得鲜活……但也不
能乱搭，得以明艳、冷暖协调为主，让人一眼看去，就觉
得心里敞亮，透着一股民间艺术的鲜活劲儿。

除了守着手艺，我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
1997年，我曾远赴广东打拼。其间，我有幸结识了一
位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李如全老师，跟着老师系统学习
了三四年雕塑专业知识与实操技艺。那段日子，我像
一块干海绵，拼命吸收着新的知识和理念。后来，我又
去中国美院雕塑系深造。这些经历，让我对雕塑有了
更深的理解，也知道传统泥塑和现代雕塑其实可以很
好地融合。我把学到的东西用在了实践里：在某工艺
品企业工作期间，我创作的工艺品远销欧美，作品《垂
钓》2006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获艺术成就奖；我也
和国外的艺术家合作过，把雕像立在全国各地的景区、
广场。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坚定了
我把童氏泥塑这门手艺做得更好、传得更远的决心。

我曾耗时一个月，为白峰小门村那位捐出毕生积
蓄的“中国好人”徐既仁塑像。为了留住这位八旬老
人最纯粹的模样，我反复揣摩他简朴生活中的大爱，
最终用泥土定格了他慈祥的面容，也赢得了家属含泪
的认可。而在创作当地徐氏“一门双英烈”徐建农、徐
长海烈士塑像时，我摒弃了以往眉头紧锁的刻板塑
法，仅凭旧照提炼出两兄弟温厚而坚定的气质，让纪
念馆里的塑像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我
还创作了北仑历史上的系列文化名人姚燮、王鲁彦、
张石川等人的塑像。

致敬袁隆平院士的《稻花香处皆有你》，则是我含
泪完成的念想。我定格了他在稻田弯腰劳作的瞬间，
那饱满的身形里藏着让世人温饱的宏愿。此外，为了
展现五十六个民族的风采，我另辟蹊径，把尺寸缩小、
以孩童形象进行创作，耗时半年完成的汉、蒙、藏三族
作品已在省公益展中获奖；琉璃作品《海纳百川》《融
通》被2012年中国博鳌亚洲论坛永久收藏。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年轻时虽未圆
参军梦，但我把这份情愫揉进了泥土里。在正在创作
的长征主题泥塑里，我要把自己的形象与情感融进
去，用雕塑这种无声的语言，去缅怀先烈，去致敬那些
不朽的精神。

在时代浪潮中传承非遗薪火

我今年47岁了，目前是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也
是浙江省雕塑学会会员，但我心里最看重的，还是非遗

“童氏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身份。我经常会去学校
给孩子们上泥塑课，看着他们小手沾满泥巴，认真地捏
着各种小玩意儿，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在当地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在省级红村白峰小门的徐家大院
边上开了工作室，欢迎所有对泥塑感兴趣的人来学
习。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泥塑、喜欢泥塑，让这门
老手艺在年轻人手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童氏泥塑也面临着不少挑战。现在的年轻
人喜欢快节奏的东西，愿意静下心来学这门慢手艺的
人越来越少了。市场的变化，也让我们这些手艺人不
得不思考：怎么才能让泥塑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但
我并不悲观：现在国家重视非遗，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也会越来越浓，这都是机遇。我想，未来童氏泥塑可
以试着和现代艺术、时尚元素结合，做出更符合时代要
求、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作品；还可以和文旅结合，让
大家在游玩的时候，能亲手体验捏泥塑的乐趣。

从太太公那辈，到太公、爷爷、父亲，再到我，童氏
泥塑这门手艺就像一根线，串起了我们童家五代人的
热爱和坚守。我知道，传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
会一直做下去；我也希望，泥塑能像一颗种子，在更多
的人心里，种下对传统手艺的热爱。

指尖上的家族记忆与泥土情缘指尖上的家族记忆与泥土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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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科明在创作童科明在创作。。

□童科明／口述 石志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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